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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抗战的情况。

出 版 说 明

一、出版本书的目的：

为研究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提供参考性资料；

为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积累资料。

二、本书是一种辅助资料，属于内部参考性质，保存资料性质；这

一性质决定：对来稿一般不作大的修改，以保持文件原貌；

如有不同意见，欢迎争鸣。

三、本书为内部发行；发行主要对象为参加过晋察冀抗日斗争的

老同志和部分从事党史、革命史、战争史研究的工作者。

四、本书选材范围为：

凡不应公开发行的文件、文献资料；

有史料价值的回忆材料；

研究论文、商榷文章；

敌伪资料；

其它不够成熟但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材料。

凡拥有上述资料的同志和单位，欢迎供稿，来稿一

经选用，即致薄酬。

五、本书为多卷本，从第一辑起陆续出版。出版先后，不定顺序、

随到随印随发，以求尽快到达老同志之手。

六、本书每辑字数一般在七八万字左右；亦可根据材料情况，灵

活处理，长短咸宜。

七、这套资料由张侠主编，本辑由张庆编辑。

八、本辑选收十二篇文章，介绍“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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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抗战的起因、经过及经验教训

张 侠　　　　　　张庆

“七

今年七月七日，是芦沟桥事变四十五周年。

七”芦

四十五年前，侵华日军践踏中国领土、主权和中华民族的尊

严，寻衅滋事，借口一名士兵在演习中失踪，无理要求搜查宛平

城，蓄意挑起冲突，向北平西南十余公里的铁路交通要道、北平

的南大门芦沟桥发动进攻。日军首先攻击中国当地驻军二十九军

三十七师吉星文团防区，爱国官兵忍无可忍，奋起自卫还击，抗

日战争爆发。英勇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八

年的浴血抗战，艰苦卓绝，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蒙受

了重大的牺牲，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七

沟桥事变遂以它特殊的地位载入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光荣史

册，成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一章。

七”芦沟桥事变发生追昔抚今，温故知新，回顾一下“七

的经过、始末，历史的经验常常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七”抗战的起因“七

一九二七年，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起，蓄谋向外侵略扩张。

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直言不讳地宣布了日本侵略的野心：“欲

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一

奏折，包含着日本妄图灭亡中国，吞并亚洲，进而征服全世界的



部成为日本

罪恶计划。日本军国主义者后来正是按着这个狂妄计划行动的。

它实现《田中奏折》的第一步，便是侵占我国东北。一九三一

年九月十八日，日军借口一名日军军官中村上尉失踪，向我寻

衅，从而武装侵占我沈阳。东北军奉蒋介石“不抵抗”命令，

后撤至山海关以南。日军随即占领了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

三省，拼凑了伪“满洲国”政府，操纵溥仪粉墨登场，充当傀

儡。

日军占领东三省，实现了《田中奏折》的第一步。紧接着，

一九三三年一月又占领了我山海关。三月侵犯热河，占我承德。

随后，日军侵入我长城沿线喜峰口一带，驻察哈尔的二十九军奋

起抵抗，予敌以打击。四月日军侵占我滦河以东各县，中旬日海

军在秦皇岛登陆。五月，直逼通州。这时，日本同国民党政府签

订了《塘沽协定》，按照这个协定，中国军队后撤到通州、延庆

线以西，而把冀东、察北以及绥东，划为“非武装区”。此外还

规定日军可以驻守“长城线”，这等于承认长城以北全

的占领地。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是无止境的，在侵占了

我东北四省，并且把铁蹄踏入冀东之后，又进一步向国民党政府

提出了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而且，一直想寻衅，以谋挑起新冲

突，好实现其新的罪恶目的。一九三五年六月，日军官二人、士

兵二人由多伦乘汽车赴张家口，经过张北县北门，中国守兵按规

定进行检查，因日兵无入境护照而不准通过。日军官蛮横无理，

竟要强行人内，双方发生争执。守兵当即将四名日军扭送一三二

师司令部。后来日方以“日军官被守备人员侮辱”为借口，向二

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无理要求。宋哲元妥协屈服，除撤惩守兵

之所属团长和军法处长外，还将张北、宝昌、康保、商都、沽

源、兴和六县的中国驻军撤出，改由保安队维持秩序。在此期间，



然无不

的汉奸王揖唐、王

的政权。

总之，一九三五年日军侵入华北，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即

“华北事变”），和国民党政府订立了一连串协定，使华北实际

上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天下，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人人都感到

有当亡国奴的危险。上面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者的

步步侵略，国民党反动当局从退让妥协直至秘密勾结，从而使华

北大好河山一块块沦入敌手，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自

为之愤慨。就在这时，我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八一”宣言），宣言强调，大敌当前，应以大局为重，造成

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同驱外敌。它

义正词严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中华民族处于生

死存亡关头，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职责；然而蒋介石

反动政府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葬送了东北全部和华北大片土

地；他却集中力量继续内战。宣言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

“独立”，成为第二“满洲国”。

日驻华军队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亲日派、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

委员长何应钦秘密签订了《何梅协定》，使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

的主权大部分丧失。后来，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野心勃勃地策

划汉奸搞“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要求冀、晋、察、鲁、绥五省

“特殊化”，准备脱离中国而

十一月又指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

府”，使冀东二十二县日伪化。随后又与蒙奸德王组织了“内蒙

自治军政府”。至此，日本侵略者已实现了它“欲征服支那，必

先征服满蒙”的计划。既然东北四省和内蒙古已经到手，自然下

一步就是要侵占全华北。十一月下旬，日本与国民党当局密商，

组成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并由日本指定

克敏、曹汝霖等充任委员。这是一个日伪勾结



九”爱国斗争，很快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

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和

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

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

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

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八一”宣言，集中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愿望，因而

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竭诚拥护。在我党北方局的领导下，北京的学

生和各学校进步教授首先起来响应我党的这一号召。

示威，这就是著名的“一二

这年十二月九日，北平举行了有六千多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大

九”运动。示威群众冒着严寒，涌

九”运动的主要收获是使广大青年学生认清了

向街头，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阻挠，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爱国自由”、“卖国有罪”

等口号。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使用大刀、警棍、水龙等镇

压游行队伍，逮捕数十人、打伤百余人。但是爱国的青年学生没

有被吓倒，没有后退，他们赤手空拳同武装军警展开搏斗，英勇

不屈，可歌可泣。十日，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大罢课，准备着更大

的斗争。“一二

日本侵略者与蒋介石卖国贼相互勾结的本质，从而使多数青年从

“不当亡国奴”的朴素爱国感情上升到“抗日必须反蒋”的思想

认识高度，提高了革命斗争的自觉性。

北平学生“一二

应和支持。上海、杭州、南京、天津、广州、长沙、武汉等地学

生，都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成立

抗日救国会，抗日救国的风暴席卷全国。这年十二月十六日，是

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宣布成立的日子。北平一万多

学生，在我党的指导下，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封锁，汇合于天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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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运动，大的游行示威，即“一二

一六”运动。

大会。参加大会的学生和市民达三万多人。大会通过了“不承认

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显示了北平

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抗日决心。这就是“一二

不久，上海于十二月二十六日举行了约有二万多人参加的声势浩

地点在南京东路至外滩

的繁华市区。当局出动了大批警察，还有英国巡警、法国便衣和

印度阿三，他们象蝗虫、猎犬一样扑向游行队伍。敌人的警棍、

皮鞭、枪弹没有使游行群众胆怯，相反，“抗日救国”的呼声一

浪高过一浪。

这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激励了上海青年学生和各界爱国

人士抗战热情，使他们认识到“抗日必须反蒋”的道理。中国人

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抗日救国的热情空前高涨。

但是，豺狼的本性是不会因为人民斗争情绪的高涨而改变的，

日本帝国主义也绝不会因此而放下屠刀，停止侵略。相反，日寇

变得更加凶残更加狡猾。一九三六年春，它又借口我红军北上抗

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因而和宋哲元暗中勾结，签定秘密协定。

不久前，日本公布的《华北防共协定》，正好剖白了日本军国主义

者的侵略野心。这个协定秘密签订于日昭和十一年（即一九三六

年）三月三十日，是由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和冀察绥靖

主任宋哲元共同签署的。它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提供了又一个有

力的铁证。《协定》借反共之名，行吞并华北之实。《协定》毫

不掩饰地说：“日本军队和冀察中国军队基于绝对排除共产主义

之精神，共同协力从事遏制和防止一切共产主义的行动”。从这

个反动的宗旨出发，《协定》规定冀察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密切

合作”，“力争与阎（锡山）缔结防共协定。当阎不同意时，则从

及时防共之独立立场出发，进军山西”。这还不够，还“应与山



东方面合作”，准备在山东也采用这种方式。把这些协定说明白一

点，就是日本可以派兵随便侵占华北五省，宋哲元则应将大片国

土拱手让于日寇，他自己保持个华北傀儡的地位。日本的一系列

侵略步骤和宋哲元的一个个反共卖国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我

国人民首先是华北人民和华北青年学生的坚决反对。

当时，北平学生联合会发表一个《宣传大纲》。这个大纲道

出了华北人民的心声。它说：“外患固可怕，退让尤可忧。如果

中华民族巩固团结，一致抗日，暴敌虽残，犹不足畏；乃从‘九

一八’以来，我国空言抗战，实际投降，以致‘满洲国，组织于

前，‘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相继成立于

后，借口‘长期抗战，及‘攘外必先安内，，而行出卖之实；因

此，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外，尚须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残暴内

战，并反对一切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与行动。”这一大纲进而呼

吁全国青年学生起来“反对秘密协定”、“反对卖国外交”。

敌寇一方面收罗拉拢国民党上层如宋哲元之流，一方面却在

下面实行武力威胁。一九三六年秋的一天，日军一步兵中队在丰

台附近演习。无理要求通过中国驻军防线，被阻止不能前进，遂

起冲突，经调停事态未曾扩大。但日军仍增兵进驻丰台，继而又

要在丰台至芦沟桥之间地带修筑兵营、机场。随着这个反共秘密

日本帝国协定出笼，武力挑衅步步加剧，一九三七年入夏以后，

主义侵略气焰更为嚣张，加紧调兵遣将，步步进逼平津。华北日

军猛增至一万六千人；冀东伪政府奉日寇之命赶修飞机场；日

本海军第三舰队在我渤海海面游弋；曾参与日本少壮军人政变人

物之一的本田所桓少佐亲自来华。华北局势十分严重，战争危

机日益加深，形成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与此同时，日

本侵略者的头面人物、特务机关长官土肥原贤二、松室孝良，日



“先调查

本大使馆武官高桥垣、今井武夫等也在华北加紧政治诱降和间谍

特务活动。华北呈现“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七”抗战的经过“七

使演习队伍一时纷乱，结果失落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晚，日军在芦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

习。深夜十一时许，忽有枪声数响发于宛平县东门外。此后，日

方故伎重演，采用了“九一八”事变时谎称“丢失一个军官”的

同样手法，诡称“日本陆军一中队在芦沟桥演习时，仿佛听见由

驻宛平城内的军队发出了枪声，

日兵一名。日本军队今夜要入（宛平）城内搜索”云云。对于日

方这一荒诞要求，理应给以拒绝，但中国当局还是同意

后处理”。参加这次调查的中方代表是当时的宛平县县长王冷斋。

调查结果表明，宛平城内驻军二十九军何基沣旅吉星文团金振中

营“并无开枪一事。而且全体官兵每人所带子弹均不短少一枚。”

中国政府当局还命令警察局搜寻“失落日兵”，根本“不见踪

影”。“枪声实发于宛平城东门之外，我方在这里并无驻军。”

（宛平县县长语）“可见枪声决非我方所发。且夜间城门紧闭，

日军在城外演习，这个日本士兵怎会‘失踪，到城内呢？因而不

能同意日军‘进城搜查，”。随后，日军这一离队的士兵，很

快返部。事情到此，本应收场了结。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

帝国主义是战争狂人。日本帝国主义者出于要制造借口，以便挑

起战争，好吞并中国，借口既然没有了，那就只有赤裸裸地向我

进攻了。驻丰台日军五百人，火炮数门，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

向芦沟桥进攻，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联队长牟田口亲自到前沿

督战。日军首先向宛平城内射击，我城内驻军奋起还击，战火遂

起。



第一次，九日停战协定刚签订，日

日军以迫击炮攻城，毁我大批房舍，伤我无辜居民多人。营

长金振中负伤。随着调查交涉时断时续，战斗也时停时继。白天

日军狂轰滥炸，夜间我军大刀队摸营歼敌，杀得敌寇胆战心惊，

）双方

惊呼“宛平虽小，守军太猛，数攻不下”。九日凌晨四时，日方

通知我方代表说：“失踪日兵已寻到，现在可以和平解决”。我

方信以为真，与日方进行谈判。商定了三条措施：

立即停止射击； ）日军撤至丰台，宛平驻军撤至芦沟桥以

西；城内防务除由原保安队担任外，再调冀北保安队担任，人数

三百人。孰料停战“协定”五时达成，六时日本侵略者就撕毁，

以重炮猛轰宛平。乘我疏而不备，给我军以杀伤。日军炮轰宛平

之后，却又诡称拥护撤军，以香槟酒庆祝和谈成功，向我军致歉

等等；但是，到了夜间，竟又向我方袭击。这就证明日本侵略者

是以和谈为烟幕，一方面乘我不备，给我以打击；另一方面，却

又加紧运兵，以扩大战端。几天之内从天津、古北口等地调来大

批人马，重兵集结芦沟桥，强占五里店、大井村等地。战事又全

面展开。

三天里日方四次毁约

第四次日方

军马上大炮攻城；第二次，日方破坏协议阻止保安队接防；第三

次，我军遵约撤出，日军隐藏桥下涵洞夜间袭击攻城；

代表不辞而别，调来重兵又行攻击。这一切表明敌人和谈是假，

缓兵是真；停战是假，扩大战争是真。

十一日起，日军又调来重兵及大炮，再次猛轰宛平城，我驻

军奋起还击，战斗异常激烈。随后，日军很快把战火扩大到八宝

山、长辛店、廊坊、杨村和南苑等地。二十五日夜日军一部欲从

广安门突袭北平，被守军阻击，未逞。二十六日天津日驻屯军司

令官香月清司给宋哲元发了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全部于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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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敦

小时以内撤离北平，否则即用飞机大炮攻城，反动气焰嚣张到极

点。我驻军广大官兵，不管宋哲元如何回答，在全线，都奋起抵

抗。二十八日拂晓，日军集中兵力，在飞机坦克配合下，向我南

苑猛扑，激战至下午，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殉国，

但芦沟桥却一直在我手中，到三十日始告沦陷。从七日起至陷

落之日历时二十四天，孤城巍然不动，民心士气均极盛。如果利

用北平坚固城防，抗击日寇，是可以给敌人重大杀伤的。但是，

终于奉国民党当局之命，所谓“和平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放弃和

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竟把北平让给敌人，廿

九日我军不战而退，平市陷落。

回顾这次事变经过，人们无不痛恨国民党当局，在凶恶敌人

面前，竟吓破了胆，步步妥协、节节退让，顽固推行不抵抗主义，

终于助长了日寇的侵略气焰，而把人民投入到水深火热和血泊之

中。

“七 七”事变的第二天，我党中央通电全国，指出“只有

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

“保卫平津！保卫华北”！“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

抵抗日寇的侵略。”“动员全国海陆空军英勇抗战”，“把日寇

驱逐出中国”。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

共合作宣言》交给了国民党当局，十七日国共双方代表在庐山会

谈，蒋介石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我们党出以民族大义，

促国民党抗日，作了一系列重大让步。终于促成了自“西安事

变”以来的国共两党求同存异，团结御侮，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的新形势。为了进一步动员全国人民抗战，我党制定并发表了著

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从而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全国人民

的抗战热忱。当时，随着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真是遍地狼烟



起，处处举义旗，抗日的烽火，在全华北到处燃烧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英勇抗战，终

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一个多世纪

以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斗争所取得的空前伟大的

胜利。它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和民族尊严。同时也

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芦 沟 桥 事 变 始 末 记

王 冷 斋

自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经二万五千里征途

北上抗日后。北方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和鼓舞下，卫国抗敌意志益

为激昂。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我国华北，不久便发

动芦沟桥事变。我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起而

坚决抗战。当时我是国民党河北省行政督察员兼宛平县县长，关

于芦沟桥事变期间的交涉和经过，多为我所亲自经历，现记始末

情况如下。

日本帝国主义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侵占我国东北并拼凑

伪满州国政府以后，即谋进一步侵略华北。当时南京国民党反动

政府违背民意，奉行不抵抗主义，并且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

和“何梅协定”等丧权辱国条约。“塘沽协定”中竟将冀东之昌

平、顺义、通州、香河、宝坻、宁河、芦台，以迄昌黎、迁安、

卢龙之线及其中间地区划为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不得在这些地

带驻扎。“何梅协定”要点为：（一）撤去北平军分会及罢免河

北省现任省长；（二）南京中央政府陆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及

宪兵第三团均撤离河北省境；（三）撤去河北省国民党党部并取

缔排日机关及排日行为。以上两个协定签订后，中国政府在河北

省独立主权已丧失殆尽，而日本军阀猖狂推行所谓华北冀、鲁、

晋、察、绥五省的特殊化，以达其整个吞并中国之目的。日方曾



先后由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松室孝良、大使馆武官高桥垣、今

井武夫等在华北活动，造成一连串的破坏事件，现在简述如下：

一、察北事件。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侵扰长城沿线喜峰口

一带，经驻察哈尔之二十九军抵抗，予以重大打击，日方屡思乘

机启衅以图报复。一九三五年六月，日军官二人、士兵两名由多

伦乘汽车赴张家口，经过张北县北门，守门卫兵按照规定检查，

以日人等无入境护照而不许通过。日军官竟欲强人，双方发生争

执。守兵即将该日军官送往一三二师司令部，由师长赵登禹以电话

向北平二十九军军部请示后放行。但日方竟以日军官曾被城门守

兵及师部人员侮辱为由，而由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木向我方提出抗

议，并故意将事态扩大，更由天津日本驻屯军代表土肥原和日本大

使馆武官高桥垣在北平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无理要求。经

宋派付军长秦德纯与之谈判，双方多次交涉，结果除撤惩守卫城

门之直属团长与拘留日军官之军法处长外，并将张北六县（即张

北、宝昌、康宝、商都、沽源、兴和）驻军撤出，以地方保安队

维持秩序。此外，并撤去察哈尔省国民党党部及禁止排日行为，

均由南京政府决定后办理。于是察哈尔省独立主权亦遭破坏。

二、冀东独立。日本军阀签订“塘沽协定”，成立所谓非武

装地带后，我方在冀东二十二个县遂不能驻扎军队，就军事上

说，冀东地区已形成特殊化，但行政系统仍归河北省管辖。日军

阀对此尚不满足，又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利用香河县汉奸武桓等收

买地方流氓，以自治为名实行暴动，经地方当局制止，事态得归平

息。日方计不得逞，就另行勾结冀东行政督察员殷汝耕，于同年

十一月通电宣布冀东二十二个县脱离中央实行自治。殷本人不过

是一个傀儡，一切军事、政治、经济均由日方指挥包办，并将这

地区内的实业、关税、盐务等任意攫取支配，成为贩毒走私、匪



七”事变是由日方有预谋的演习而起的。自一九三六

徒出没、威胁平津安全的策源地。

三、华北策动。日本军阀图谋华北五省的特殊化，由土肥原

等策动向宋哲元、秦德纯、萧振瀛等提出要求，内容要点为：

（一）以宋哲元为领袖组织华北五省自治政府；（二）建筑津石

铁路；（三）改订津海关税率，增高欧美货物税，减低日本货物

税。以上各项均为宋等拒绝。及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虽有亲日

分子在内，但许多军政措施亦不能为日方所满意。日军阀更加紧

一步谋军事的进占。在发动芦沟桥事变之先，还有丰台增兵事件

以为前奏。

四、丰台增兵。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日本步兵一中队在

丰台演习，通过我方军队守卫线，我守卫士兵阻止其前进，日军

不听，遂起冲突。经双方派员调停后，虽然事态未至扩大即告和

平解决，但是日军竟以此事作为借口，增兵进驻丰台，继而又以

营舍不够居住为由，谋在丰台至芦沟桥中间地带建筑兵营及飞机

场。这个地带属宛平县管辖，日方多次向我提出要求。在北平市

政府、宛平县政府、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部及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

部各处，我方先后以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和我为代表，日方先后以

高桥垣武官、和知少将、饭田上校、松井机关长及滨田辅佐官等

为代表，双方谈判不下十余次，都被我方坚决拒绝。日方乃变计

从民间着手，以重利诱惑这个地带居民自愿租卖。绝大多数居民

都有爱国心，不肯为日方所诱惑，但有少数地主以为土地所有权

可以随意买卖，也有为重利所动的；经剀切开导之后，由全体居

民运呈县府，加盖手印，切实声明不能将土地出租或出卖，如果

日军强占，决以血相抵抗，众志一致，非常坚决。日方见此项阴

谋复不得逞，遂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芦沟桥发动事变。

“ 七



年九月日军增兵丰台后，时常在附近地带演习，由昼间演习渐至

夜间演习，由虚弹射击渐至实弹射击。我方屡次提出抗议，日方

均置若罔闻，复经严重交涉，日方始允如有实弹演习之事自当通

知我方。但日军小规模部队时常出动，我方为避免发生事端，即令

保安部队及警察随时注意戒备。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间，日军又

在芦沟桥附近演习，十一时左右，忽有枪声数响发于宛平城东门

外。城内守军当加以严密注意。十二时后，北平市长秦德纯来电话

对我说：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向我方提出交涉，声称“有日本陆

军一中队在芦沟桥演习时，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的军队发出的

枪声，使演习部队一时纷乱，结果失落日兵一名，日本军队今夜

要人城搜索”等语，已经我方拒绝，究竟真相如何，迅即查明以

便处理。我接到电话后，就通知城内驻军营长金振中切实查询各

守兵，经查明我军并无开枪之事，而且每人所带子弹并不短少一

枚，更可证明。另一方面，我又令警察在各处搜索，也未发现所

谓失踪日兵的踪迹。我根据这事实向市政府报告后，奉命前往日

本特务机关部与松井谈判，声明我方并无开枪之事，并拒绝日军

进城的要求。我到达日本特务机关部时，见冀察外交委员会主席

魏宗瀚、委员孙润宇、专员林耕宇、交通处长周永业及日本顾问

樱井等都在座。我先声明：枪声方向是在宛平城东门外，我方在

这里并无驻军，可知决不是我方所发，就是城内守兵也查明并无开

枪之事，每个守兵所带子弹不少一枚。所谓失落日兵一名，经派

警察向各处搜寻也毫无踪影，松井仍强说演习日兵确实有一人失

踪，城外搜寻无着，必须进城搜索，方可明了究竟。我说：“夜

间宛平城门已闭，日兵在城外演习，怎么能在城内失踪？就是退

一步说，果有失落之事，也绝和我方无关，或者效当年南京日领

事藏平自行隐匿的故伎，企图作要挟的借口。”松井不承认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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